
可以说⼀个你隐藏最深的秘密

吗？

我和⽼公结婚好⼏年，⼀⼉⼀⼥，看起来⽆⽐美满。

但每晚他都会逃回他的房间。

原因很简单，⽣孩⼦的两个⼩蝌蚪，是我借的。

——

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床。

医⽣把 B 超探头收了回来，「排卵了，今天安排⼀次同房

吧。」

我顿时感到⼀阵轻松，今天的妇科检查终于结束了。

穿裤⼦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在⼼⾥暗暗责怪徐越，都怪是他的问

题。我穿好裤⼦离开诊室，刚到⻔⼝就听到有⼈叫我的名字。

我抬头⼀看，原来是同⼀个办公室的同事左菲。她颇有深意地

上下打量着我，⽬光聚焦在我的⼩腹上，兴⾼采烈地问出了我

最害怕的那个问题：「太好了，你终于怀上了？」

「没有」，我⼩声说道，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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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菲和我婆婆家住同⼀个⼩区，早就是⼀⼉⼀⼥的妈妈了。在

单位，她动不动秀恩爱，说她的夫妻感情如何好，两个孩⼦都

是「意外」怀上的。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「你们不知道我

家⽼⼤来得有多急，当年我太显怀了，都来不及拍婚纱照。⽼

⼆呢，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⼀不⼩⼼⼜来了。所以啊，我就是

只有孕肚照、全家福但没有婚纱照的奇葩⼥⼈。」她的办公桌

上，摆着⼀个⽔晶照⽚摆台，⾥⾯是他们⼀家四⼝的照⽚。⼈

来⼈往的，不可避免都要看两眼。

今天在妇科诊室⻔⼝遇到，不知道她⻅到我婆婆⼜会说些什

么。

我看了⼀下时间，快到饭点了。我索性打包了两碗⽜⾁粉回

家，交代店员：「其中⼀碗不要放⾹菜。」

徐越在家。他充满期待地看着我，「医⽣怎么说？」

我把医⽣的话照说了⼀遍。

徐越说：「那么我们，遵医嘱？」

我拆开⽜⾁粉的盖⼦，竟然两碗都放了⾹菜。我暗骂⼀声，⼀

根⼀根地把⾹菜挑出来。

我讨厌⾹菜的味道。

到了晚上，徐越抱着我，我认真回应。但如往常⼀样——

今天⼜失败了。



看着已经瘫在床上的他，我的⼼⾥⼀⽚荒凉。

我们快速清理战场，徐越很沮丧，深深地喘了⼀⼝⽓，在我旁

边躺下。我安慰道：「其实只要有⼀颗⼦弹能成功，我们就还

有希望。」

徐越拍拍我的头：「是的，睡觉吧。」

其实连我⾃⼰都不相信这话，我不由⾃主地想起了我跟徐越的

夫妻⽣活，实在是太悔恨了。

徐越是我的第四个男友。之前的三个男朋友但凡跟我待在⼀个

房间，我都没让他们得逞。恋爱的时候，徐越也会忍不住暗⽰

我，可是他⻢上会挪开他的⾝体向我道歉，说⼀切还是留到婚

后⽐较好。

当时，我觉得他是我⻅过的最绅⼠的男⼈。这是我选择跟他结

婚的⼀个重要原因，⽽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天⼤的讽刺。

2.

周末，我跟着徐越去他⽗⺟家吃饭。吃完饭，我去洗碗，婆婆

在旁边做着家务，随⼝说道：「左菲说她在医院妇科⻔⼝看到

你了。」

我知道婆婆的潜台词，是想问我有没有怀上。最近这⼏年，她

但凡跟我对话，话题都在怀孕上打转。我怎么能告诉她，你⼉

⼦根本坚持不了⼀⾸歌的前奏，我怎么可能怀上。但是我还想

维护徐越，于是我说：「妈，我们努⼒着呢。」



婆婆语⽓⾥不太⾼兴：「你们也努⼒了够久的了，这事⼉需要

这么努⼒么？」

「你⼉⼦天赋不佳，还真需要好好努⼒」，我很想把这句话甩

到她的脸上，但我想了想，忍住了。

婆婆嘴⾥嘟囔着：「你跟左菲同时结婚，她⼆胎都⽣完了，⽽

你这怀孕的事，遥遥⽆期，也不知道哪年我才能抱上孙⼦。」

我没有接话，默默地把碗筷收拾进消毒柜。

我们回到家，徐越躺在我的旁边，很快便睡着了。我看着他平

静的睡脸，⼼⾥默默感叹，原来以前在⽹上看的段⼦居然是真

的，⼀男⼀⼥结婚了真的可以做到，当 Ta 躺在你的⾝边，你完

全可以不费⼒⽓地做到⼼如⽌⽔，把 Ta 当成你最亲的兄弟。

夜深了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婆婆的话回荡在我⽿边，「当年

你⼤学毕业，我和徐越爸费了⽼⼤的劲，⽤了我们⼏⼗年积攒

下来的⼈情，才给你安排上现在的⼯作，⽬的就是希望你能够

轻松，快点怀孕⽣孩⼦，结果这⼀晃四年都过去了，还是⼀点

变化都没有，唉……」

想起婆婆的叹⽓，让我⼼⾥堵得慌。我忽然觉得⾃⼰极需要⼀

杯奶茶来安慰⾝⼼，于是我起⾝，坐在饭厅明晃晃的灯光下叫

外卖。奶茶很快就送到了，我掰开盖⼦上的开⼝处，撕开吸管

的外包装。拆开来我才发现吸管是纸质的，我没来由地⼀阵烦

躁，顺⼿就把吸管扔垃圾桶了。



我曾在⽹上看到过⼀句话：「奶茶店的纸吸管特别反⼈类，插

不进，不好吸，中途还会软掉——就像……」我叹了⼀⼝⽓，直接

把盖⼦揭开喝⼲了奶茶。

我辗转反侧了⼀晚上，在快天亮时拿起⼿机，打开某⾳乐

app，点开⾥⾯⼀个叫作「莎⼠⽐亚」的头像，发了⼀封私信：

「我想你了。」

天⼀亮，我果然就收到了回复：「薇奥拉，我也想你。」薇奥

拉是电影《莎翁情史》⾥莎⼠⽐亚的恋⼈，是个有夫之妇。

莎⼠⽐亚的真名叫刘亚，我勾搭了⼏个⽉的⽹友。我们是在同

⼀⾸歌曲下⾯留⾔遇上的。那⾸歌是⼀⾸⼩众的爵⼠乐，然后

很多⼈留⾔说想开⼀家⼩酒馆，以后就放这⾸歌。我抖了⼀个

机灵，留⾔说你们的⼩酒馆到底什么时候开。刘亚回复我说他

就是开⼩酒馆的，欢迎来玩。

我们就这么搭上话了。在⽹上聊得挺开⼼，就加了微信。然后

我们惊奇地发现，原来我们都在凯⾥，这座特别⼩的城市！我

们约在⼀家咖啡馆⻅⾯，⻅了⾯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并没有开什

么⼩酒馆，他也在抖机灵。

刘亚看到我的第⼀眼，我明显感觉他的眼睛亮了⼀下。

刘亚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肩宽头⼩⼤⻓腿，眼睛是单眼⽪，看⼈

时极有神。我看他的第⼀眼，就感觉似曾相识。⾛出咖啡馆

时，我忽然想起他为什么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了，他不就是左菲

桌上⽔晶摆台照⽚⾥的那个男⼈，她的⽼公，两个孩⼦的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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爸？⻤使神差地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左菲。他问我在什么

单位，我说⾃⼰在⼩公司上班，不值⼀提。他相信了。

我承认，我们的⾳乐⼝味近似，我对他颇有好感。也许是两个

⼈都起了点⼩⼼思，所以为了安全起⻅，我们虽然有微信，⾃

⻅⾯后，⼜⼼照不宣地仍⽤⾳乐 app 给对⽅发信息。其实，每

次⻅⾯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只⼀次，刘亚悄悄拉起了我的⼿，

我⼼跳如雷，但很快我们彼此都把⼿收回了。

在我发了那条「我想你了」之后，我预感，我们的关系即将迎

来⼀个⼤的⻜跃。

3．

刘亚说在凯⾥下司古镇，沿河边有⼀家农庄，做的野鸭特别好

吃，我们可以去尝尝，还可以顺带在农庄玩玩当作放松。于是

周末，我跟徐越说跟⼏个闺蜜好久没⻅了，今天聚⼀聚。徐越

问我在哪⼉，我迟疑了⼀下，说就在国贸，逛吃逛吃。为了打

消徐越的疑虑，我还让他开⻋送我到国贸⻔⼝。

在国贸晃了⼆⼗分钟，⾃拍若⼲张后，我从另⼀个⻔出去，坐

上了刘亚的⻋。

我当然知道，这次和刘亚去农庄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们去

的那家农庄，那天都没有什么年轻⼈。只有⼀群上了年纪的⽼

头⽼太在亭⼦⾥打⿇将唱歌跳舞。我们放下⼼来，⼿拉⼿地在

农庄⾥转悠。吃完饭后，转到了河边的⼀栋⼩阁楼，原来是⼀

栋⺠族⻛的宾馆。刘亚对我说：「吃完饭头有点疼，等会⼉我



要开⻋回去，想去休息⼀下。你累了⼀上午了，要不要也去休

息⼀下？」

我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我决定出来跟他郊游的时候，就预感

了可能会发⽣什么事情。进了房间，我打开窗⼾，窗下的清⽔

江，碧绿碧绿的，宛如⼀条绿⾊的丝带。刘亚从⾝后环住我，

轻轻在我⽿边呼了⼀⼝⽓：「你知道吗？你⽐我想象的还要漂

亮。」

就在千钧⼀发之际，刘亚突然说：「等⼀下。」原来他拿出了

⼀件⼩⾬⾐。

结束之后，刘亚还检查它有没有漏⽔。

我暗⾃觉得好笑，看不出来他那么⼩⼼谨慎。

他处理完了之后搂着我说：「流产对⼥⼈来说太痛苦了，我不

希望你受这种罪。」我⼼⾥⼀暖，主动给了他⼀吻。

不久我们就回去了，刘亚把我送到离我住的⼩区两站路的地⽅

让我下⻋。没办法，凯⾥真的太⼩了，在⼩区⻔⼝放我下⻋的

话怕遇到熟⼈。我反复往路边看了⼏遍，确定没有熟⼈才下的

⻋。

越往家的⽅向⾛，我⼼⾥涌起的内疚就越强烈。进到家，客厅

的窗帘拉得死死的，我以为没⼈。⾛近才发现，徐越坐在沙发

上，脸⾊铁⻘：「你今天到底去哪⾥了？」



我⼼⾥有点发虚，解开头上的发带：「国贸啊，逛了⼀天累死

了。」

「真的是国贸？」徐越的声⾳很严肃。

我「嗯」了⼀声。

徐越把沙发上的垫⼦死命地往地上⼀砸，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

时候？！」

我保持着镇定，打开相册，翻开早上在国贸的⾃拍照给他看，

还把以前跟闺蜜聚会的照⽚翻了出来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已经

把以前的照⽚复制了⼀遍，这样⼀翻开，就是出现在最新照⽚

的位置。所以在时间显⽰上，这些照⽚上的时间显⽰也在今

天。

徐越⼀张张翻过去，嘴⻆泛起冷笑：「你做戏做得还⾏，不过

做得还不够⾜。」

我正想分辩，他打开他的⼿机相册，给我看了⼏张截图。我脑

袋「轰」的⼀声，截图⾥的照⽚明确显⽰，从今天早晨 10 点到

下午 3 点，我都在凯⾥下司古镇，下午 1 点到 3 点期间，我都

在⼀家宾馆⾥。

徐越讥讽道：「我⽤苹果⾥⾃带的『查找』app 查到你的⾏踪

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」

我忘了在哪⼉看到过，⼈，永远不愿相信⾃⼰的伴侣竟然会背

叛⾃⼰。只要不是⾐衫不整的在床上被撞破奸情，就打死都不



要承认出轨。他的声⾳⼤，我的声⾳要更⼤。

「你就是⼼⾥有⻤，才会把我往歪处想！结婚那么多年，我什

么时候享受过其他⼥⼈享受到的乐趣。对，我今天确实去古镇

逛了⼀天，但是不是去⼲什么⻅不得⼈的事情，我是⼼情太郁

闷了去散⼼！我⼼⾥⾯有⼀团⽕，你⼜没办法浇灭！你⾃⼰有

问题难道你不清楚？我还不是为了维护你那该死的男性尊严

吗，才说去国贸转悠，不想说⾃⼰⼼情郁闷必须要看看⼤⾃然

才能放松。徐越，你真的让我寒⼼，没想到我连周末出去散散

⼼，你都要把我往最糟糕的那⼀⾯想！」 说到这，我的泪适时

地落了下来。

这⼀番话把徐越震晕了，他张⼝结⾆：「那……住宾馆⼜是怎么

回事？」

「逛累了我还不能歇会⼉？」 我看他⾯有愧⾊，⼜补了⼏句，

「你下次怀疑我，直接跟我微信视频不就好了？何必⾃⼰瞎猜

呢。」

徐越想了想，⾛过来抱住我：「对不起，嫣嫣，我确实没有做

好。以后你再需要去郊外散⼼，⼀定要跟我⼀起。」

我答应下来，回抱他，终于舒了⼀⼝⽓。这次真有点危险，智

能⼿机时代，要出个轨不被发现太难了，简直难于上⻘天。

4.

左菲⼜在办公室秀恩爱了：「结婚纪念⽇我⽼公问我想要什

么，我说都⽼夫⽼妻的了，什么都不要，爱我疼娃就好了。他



竟然给我买了⼀瓶茱莉蔻玫瑰⾝体乳，说是看到我⼿上有点皴

裂，让我⽤⾝体乳抹⼿。我抹⼿⽤什么⾝体乳，⽤护⼿霜就好

了啊，直男的审美和观念真是可怕……」她边说就边⽤⼿按压了

⼀泵⾝体乳，当作护⼿霜抹了起来。

玫瑰味道太重，飘过来实在⼜甜⼜腻，我觉得她的表演简直令

⼈作呕。

⾃从那天以后，我发现⾃⼰常常想念刘亚，他的情话、他的喘

息、他⾝上的味道……张爱玲在《⾊戒》⾥写: 「到⼥⼈⼼⾥的路

通过阴道。」直到婚后，我才真正明⽩她这句话的意思。其

实，刘亚⼜在⾳乐 app 上约过我⼏次，我特别想赴约，简直想

得魂牵梦绕。可是我也有顾虑，我害怕被抓包——主要问题是，

去哪⼉安全呢？

凯⾥这座城市实在太⼩了，熟⼈关系蜘蛛⽹似的，⼤家多少都

沾亲带故。也许我刚⽤名字在市⾥⾯的酒店开上房，徐越打电

话问⼏个在某单位⼯作的熟⼈，就能知道我在哪家酒店哪间

房。抽空去刘亚家就更不可能，他跟我婆婆住同⼀个⼩区，万

⼀遇上婆婆，更是说不清楚。更不可能来我和徐越的家，我们

⼩区的摄像头密布，就连楼道⾥都装了摄像头，我不敢冒这个

⻛险。可是，⽆论从⽣理还是⼼理，我都在想念刘亚。我在出

去与不出去之间摇摆。

还没等我做出决定，婆婆就上⻔了。她把我单独叫进厨房，把

⻔关死，问我某年某⽉某⽇我在古镇下司⼲什么。我⼼⾥在打

⿎，莫⾮那天在农庄看到的打⿇将的⽼头⽼太⾥有婆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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婆婆说：「我好⼏个朋友都跟我说了，她们约着去古镇玩，看

到⼀个⻓得像你的⼥⼈跟⼀个男⼈拉拉扯扯的。你那天在哪

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！」我当然记得婆婆说的那天我发⽣了什

么事，但是我在徐越⾯前都不承认，在婆婆⾯前⼜怎么可能承

认。

于是我否认了。

婆婆把我和刘亚⼿牵⼿的照⽚从⼿机⾥找了出来，「我⼀开始

也不相信，可⼈家照⽚都拍了，别告诉我⾥⾯这⼈不是你！」

我⼀看，照⽚其实有点糊，继续嘴硬，「太冤枉了！这⼈顶多

看上去有点像我，怎么能够确定是我，你朋友⼀定是看错

了！」

婆婆冷笑，「我也是这么告诉她们的，因为我还要脸！是，这

⾝形，这动作，都只能说是像你。但是你骗得过别⼈，骗不过

我。照⽚⾥⼥孩头上扎的发带，那配⾊⼀看不就是我送你的那

条纪梵希发带么。我们这⾥有⼏个年轻⼥孩⼉⽤得起这样的发

带？」

我⼀看，还真能看出是那条纪梵希的发带。我暗暗怪⾃⼰，没

事⼲嘛臭美，那天出⻔不系这条发带会死么？！

唉，现在⼈⼈都有⼿机，连⽼头⽼太都能当个兼职的福尔摩

斯。

⾯对铁证，我哑⼝⽆⾔。



婆婆哭了，「越越知道这事⼉吗？」

我⽊然地说：「不知道，我跟他说⾃⼰去散⼼，他信了。」

婆婆嘴⾥念着，这么多年，他们徐家对我的好；各种难听的指

责不绝于⽿，什么我没给他们家添个⼀⼉半⼥，什么我不守妇

道。隐隐约约，在婆婆的控诉中，我听到⼀句，「越越哪⾥对

不起你，你要这样对待他？！」

也许我为徐越守护那秘密太久了，也许因为我太过压抑，结婚

⼏年来，我第⼀次控制不住⾃⼰跟婆婆顶嘴：「因为他不⾏！

不⾏！不⾏！」

说完，我泪流满⾯。

婆婆呆住了，试探地问道：「越越……那⽅⾯有问题？」

我点点头，「准确来说，那么多年，我们⼀次……都没有成功

过。」趁着婆婆晃神的当⼉，我补充了⼀句：「还有妈，那

天，我是去了古镇，可是什么都没有发⽣，因为我不能对不起

徐越。」

婆婆听了这话安静了许久。忽地，她⼀拍⼤腿：「哎呀，你该

早告诉我呀！有病就治，⼜不是什么⼤病！」

徐越听到了动静，推⻔⽽⼊，问我们怎么了。

婆婆⼀脸嗔怪：「多亏了嫣嫣今天跟我说了实话，我说怎么我

总抱不上孙⼦！你的问题，不是什么⼤问题，治病！明天你们

俩都请假，上医院看病去！」



徐越的脸唰地红了。

我陪着徐越进了诊室。对⾯的男科医⽣上了年纪，慢悠悠地

说：「所以症状是：时间短、不够硬、不到⼀分钟就不⾏

了？」

徐越脸⼜红了：「起码有两分钟。」

医⽣充⽿不闻，举起⼀个⼿指头，「⼀分钟，只是夫妻⽣活不

太愉悦，按说也不应该影响怀孕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」

「建议夫妻双⽅做全⾯检查。」

「光喝中药不⾏吗？」

医⽣冒出了⼀句⼴告词，「中西医结合，疗效快。」

我⼜⼀次做了妇科检查。也是奇怪，⾃从去了古镇以后，妇科

检查也没有那么疼了。检查结果，我没有任何问题，⽽徐越，

不仅有障碍，⽽且弱精。

⽤医⽣的话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我⾃然怀孕的概率太低了，建议

试管。

听说试管的过程特别痛苦，我⼜开始挣扎了。

5.



婆婆得知我们的检查结果后来劝我，话⾥话外⼤致的意思是，

⼥⼈都要过这⼀关的。试管是痛苦，可是试管跟⽣孩⼦⽐起

来，那种痛⼜不算什么了。她也责怪徐越，说让我受苦了，如

果⽣下孩⼦，就是他们徐家的⼤功⾂。

婆婆让我们俩上她那⼉吃饭，「反正凯⾥地⽅⼩，你们吃完了

散步回家也就半个⼩时，正好⽅便备孕。」

于是我和徐越下班了便去婆婆那⾥蹭饭。

最近这⼀周，酱烧⻩鳝、海蛎⼦⾖腐汤、⾲菜虾仁炒鸡蛋、牡

蛎煎蛋饼、⾲菜炒河虾、⼭药炖⽺⾁轮番出现，每天变着花

样。徐越简直吃得想吐，我偷偷打趣道，「妈⼲脆给你上⼀盘

爆炒⼩蝌蚪好了，简单直接，药到病除。」

经常去婆婆家，有天在⼩区，我⻅到了刘亚。他和左菲⼀⼈牵

着⼀个孩⼦，⼀看就是吃完了饭在散步。左菲看到了婆婆和

我，热情地迎⾯过来打招呼。我故意逗弄她的孩⼦，说：「⻓

得可真像他们爸爸。」

刘亚跟我⼼照不宣，互相装作不认识。

我回到家，⾳乐 app 上果然收到了刘亚的信息：「你竟然是⼩

菲的同事？你是不是⼀直都知道？」

我回复道：「我知道，可我⼀直忘不掉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

⻅⾯了吧。」



刘亚给我发了⻓篇⼤论的表⽩，说如何想念我，为什么我那么

狠⼼。

我和他已经好久没私下⻅⾯了。很多时候，我还是会忍不住想

起那⼀个翻云覆⾬的下午，就像是⼀场梦。⾃从那次偶遇后，

刘亚后来⼜在⾳乐 app 上⼀次次地找我，我都视⽽不⻅。不是

因为我不想他，⽽是因为为了保全这个完整的家庭，我还是决

定做试管了。与此相关的原因是：医⽣交代开始试管流程后，

强调最好避免 X ⽣活，以免对⾝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

这种情况下，我肯定不能⻅刘亚。毕竟，徐越除了软⼀点，其

他的什么都好。

婆婆得知我决定试管，钱⽴⻢到位了。除此之外，她专⻔给我

们单位领导打了招呼，让他给我少安排⼯作，对我请假迟到，

也请睁⼀只眼闭⼀只眼。这个时候，我⼜觉得我们这座城市

⼩，⼜有⼩的好处了。我经常在医院检查治疗完了再去上班，

竟然⼀点也不耽误。

不过，这样的事是瞒不住的。我没告诉⼤家我做试管的原因，

任是熟⼈怎么⼋卦，我就是咬死说，我们想⽣双胞胎，所以试

管。可左菲⼤惊⼩怪地感叹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「我家娃爸

劲头上来了，拦都拦不住，我们什么措施都没做，就⼀次，哪

知道就中标了……」

原来那⼀次，在妇科诊室前遇到她，她是来预约流产⼿术的。

我回忆起刘亚检查⼩⾬⾐的样⼦，暗想，原来刘亚跟⾃⼰⽼

婆，并没有那么⼩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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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、吃药、打针、促排、取卵，⼀茬罪受下来，我觉得这次

好⽍能有⼀个结果了。没想到，医⽣通知我，⼀个可以移植的

胚胎都没有。

医⽣的语⽓相当平静：「取出的 12 个卵泡中，10 个受精失

败，精卵不能融合。只配成了 2 个胚胎，但发育不好，没有⼀

个胚胎达到移植的标准，所以你们这次促排失败了。休息两个

⽉，⼥⽅可以再促排⼀次。下⼀次，可以尝试⼆代试管，实验

室会挑选质量好的精⼦和卵⼦配对。」

我问医⽣：「下次⼀定能成功吗？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出现第

⼀次的情况？」

医⽣⽩了我⼀眼：「这个怎么可能保证！怀孕是⾮常复杂的⽣

理过程，可能成功，也可能跟第⼀次同样的结局。」

徐越问：「如果⼆代试管还失败呢？」

医⽣说：「那到时候你们也可以考虑供精的。像⼥⽅没有什么

问题的情况下，甚⾄都不⽤做试管，⼈⼯授精就可以了。」

我⽤⼿捂着⼩腹，这⼀次取卵后仍然隐隐作痛。听了医⽣这

话，我当下做出决定：我不要再做试管了，⽆论如何也不要！

哪怕⾯临着跟徐越离婚，我也不要再做下去了！好⽍离婚了还

可以正经找个男朋友，享受⼀下做⼥⼈的乐趣。⽽跟徐越呢，

从结婚到现在，最多两分钟。两分钟能做什么？也就够做⼀个

平板⽀撑，够啃半颗苹果，够刷⽛洗脸，两分钟能⼲的事情实

在太少了。我真的不想再当两分钟已婚妇⼥了，我知道，我该

死，我捂脸！



我告诉徐越，我绝不试管。

他想了想说：「我们不试管了，我们⼈⼯授精吧！」

我还是不同意。

徐越说：「我说的是做供精的。」

我说：「我知道。」

徐越特别诧异：「供精⼈⼯授精我都同意了，你居然不同

意？」

我⼀字⼀顿地说：「对。我、不、同、意。」

�.

徐越很想不通，他说：「我都能放弃拥有⼀个⾃⼰的孩⼦，你

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供精？你不做试管了，做供精⼈⼯授精，会

少受点罪。」

我⼼想，你愿意放弃，是因为你其实知道⾃⼰不⾏，但你嘴上

却从来不肯承认，我还要照顾你该死的男性⾃尊⼼——凭什么我

就要欢天喜地的去做供精⼈⼯授精？

徐越开始慢吞吞地削起了⽔果。我看着他⼀脸⽆辜的样⼦，禁

不住怒⽕中烧。多年来我没有享受到的快乐，我完全可以不必

要受的⽪⾁之苦，熟⼈因为孩⼦问题对我的冷嘲热讽，所有的

不⽢、⼼酸，愤慨，拧成⼀股巨⼤的⼒量，让我⽓得⾎直往脸

上涌：



「我凭什么要愿意？我⼜为什么要愿意？你知道都什么⼈去捐

蝌蚪吗？你⾃⼰⽤脑⼦想想，得多矮穷矬的男⼈才会去卖蝌

蚪？但凡能找到⼥朋友，能娶到⽼婆的男⼈，怎么会沦落到去

卖蝌蚪？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⼈，我吃⽜⾁粉，如果⽼板

放了⾹菜，我都会⼀根⼀根地挑出来。你竟然会觉得我是那种

随便的⼥⼈，什么歪⽠裂枣的⼩蝌蚪都能往⾝体⾥⾯放？在你

⼼中，我就那么贱？！」

徐越愣住了，低头说：「我没想那么多……那怎么办，精⼦库的

供精男⼈⼜不能选……」

我泪流满⾯，觉得⼈⽣给我们出的这道题实在⽆解：「所以

说，我们只有离婚了。」

徐越也哭了，「嫣嫣，能不能不离婚？难道就为了⼀个孩⼦问

题，我们必须离婚吗？那些丁克家庭呢，他们不也没孩⼦，不

是照样过得好好的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过下去了？」

我擦了⼀把眼泪：「丁克家庭……你看⻅我们哪个熟⼈朋友丁

克？那是在⼤城市，⼈们⻅怪不怪。我们这种⼩地⽅，谁会容

忍你丁克？这些年，明⾥暗⾥，多少⼈旁敲侧击问我们俩『到

底是谁的问题』，你难道还没有受够吗？！我实在是受够了，

我们离婚吧。」

徐越半晌没说话。他再开⼝时，掷地有声：「我不想跟你离

婚，你去找个⼈借点⼩蝌蚪吧。」

我被惊得⽬瞪⼝呆，以为听错了：「这个⼜不是借钱，有那么

容易借？」



徐越说：「这世道，借钱可能更难⼀点。」

我认真地思考起徐越的提议，如果真要借蝌蚪，那也不能随便

借，还是要借我了解、喜欢的男⼈的蝌蚪⽐较好，我的潜意识

和⾝体都更容易接受。

刘亚的名字适时地冒了出来。我把⾃⼰的想法告诉了徐越，

「除⾮是我⾃⼰选择的⼈，否则我躺不下去。如果你不能接受

的话，我们就离婚吧。」

徐越很认真：「你有⼈选了？」

我留了个⼼眼，不能让他抓到把柄，于是我说：「没有，得慢

慢留意——其实这事还是不⾏。」

徐越狐疑：「为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妈绝对接受不了的。」

徐越鼻⼦深深地出⽓：「我更受不了妈动不动逼着我喝⻩鳝

汤，她昨天说⼲锅⽜瘪也许有⽤，让我多吃。我吃得鼻⼦直冒

⾎，我也不想再折腾了，就这样吧。」

我们达成了⼀致决定：对婆婆，不告诉她真相，只告诉她我们

继续试管。

我⼜去某⾳乐 app 上回撩刘亚了，我跟他倾诉，这⼏个⽉没⻅

到他的相思之苦。他⾃然是相信的，⼜约我出来。我说：「可

是凯⾥太⼩了，⻅⾯⻛险太⾼。」



他秒懂我的意思，「要不我们同时出差吧？争取选到同⼀个城

市。」

我想了想，还真的只有这个办法，可以做到神不知⻤不觉。对

徐越，我也没完全说实话。我告诉他，为了安全起⻅，我还是

找⼀个地理上远⼀些的男⼈，免得到时候孩⼦⽣出来了缠上我

们。

徐越还补充了⼏点要求：⼀、蝌蚪爸爸⼀定要有⾃⼰的家庭，

免得缠上我们。⼆、注意安全，不要留下照⽚等证据。三、想

办法弄到蝌蚪爸爸的体检报告，免得染病或者孩⼦不好。

我⼼⾥暗⾃琢磨着，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第⼀条和第⼆条刘亚

都能满⾜，可我怎么能够拿到他的体检报告呢？

我琢磨着刘亚体检报告的事，忽然想起他已经有了两个孩⼦，

左菲之前不⼩⼼⼜怀上孕。那次她流产回来怎么说的？她说：

「都怪我是易孕体质，简直烦死了。」

有⼈打趣她：「其实还是你家孩⼦爸厉害吧，哈哈哈。」

我⼀个激灵，如果合作对象是刘亚，我还需要什么体检报告？

他的蝌蚪质量肯定过关。

单位安排⼈去省城办事，我⾃告奋勇地报名了。我跟刘亚就约

在省城，⾼铁距离我市仅 3� 分钟。我跟徐越说，我找了⼀个⽹

友，各⽅⾯打听清楚了。到了那天，徐越也请了假，他说：

「万⼀你被卖了怎么办？安全起⻅，我⼀起去吧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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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越在我住的酒店等我，我以最快的效率盖完了所有的章办完

了单位的事，去刘亚住的酒店汇合。到了他给我发的酒店⻔牌

号⻔⼝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⼼情，敲了敲⻔。

⻔打开了，果然是刘亚，他⼀把就把我抓了进去，我后脑勺抵

着⻔背后，只听到他在我⽿边呢喃：「好久没⻅，想死我

了。」

我其实也很想念这样的激情。想到上⼀次刘亚检查⼩⾬⾐时如

履薄冰的样⼦，我今天格外热情，希望能够让他忘却穿⼩⾬⾐

那回事。

临⻔⼀脚时，他停了下来，「等⼀下。」我知道他想穿⼩⾬

⾐，可是我今天绝对不能让他穿⾬⾐，我轻声说：「不要紧，

我吃药了。」

他还是停了下来摸索着⼝袋，仍然执意要穿。

我⼼⾥叫苦不迭，就算刘亚的⼦弹厉害，但是穿上了⾬⾐，战

⽃⼒估计⼤⼤缩减。我强调道：「我真的吃药了，你放⼼

吧。」

刘亚忽然变得敏感：「这种药需要⻓期吃的，上次怎么没听你

说起？」

我迟疑了⼀下，「上次忘记告诉你了。」

也许是我的紧张出卖了我。

也许是我的迫不及待出卖了我。



也许是我反常的坚定出卖了我。

总之，刘亚觉出了我与往⽇的不同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⼀

开始还想含混过去，⽆奈他⾮常警觉，语⽓也开始变冷，「你

最好说实话。」

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，我索性坦⽩，「你知道的，我⽼公不

⾏。我们试管做了好⼏次都失败了，我实在不想再做了。我和

我⽼公，真的很缺⼀个孩⼦。你放⼼，我们就是跟你借⼀只⼩

蝌蚪，以后的产检各种你不⽤管，孩⼦出⽣后的各种你也不⽤

管。我和我⽼公感情不错，我不会来破坏你的家庭。你真的不

⽤负任何责任，只⽤出⼀只⼩蝌蚪，求你帮帮我们吧！」

刘亚看着我，⽬光从热到冷，他开始快速地穿⾐服。

他的动作让我慌张起来，我过去抱住他，他捏住我的⼿腕，五

分钟前炙热的双⼿瞬间凉下来了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想不通，「我不怕怀孕，真的不⽤你负责！」

刘亚甩开我的⼿，鼻⼦⾥重重地冷哼，「我已经有了⼀⼉⼀

⼥，还⽤得着让你⽣孩⼦？！不是什么⼥⼈想给我⽣孩⼦都可

以的，⼀个⼥⼈想要给我⽣孩⼦，⾸先我得娶她。」

我还是想不通，「你没有任何损失啊！」

刘亚说：「我可不想跟除了我⽼婆之外的⼥⼈有那⽅⾯的勾

扯，⿇烦。再说了，你跟我⽼婆⽐起来，实在是差远了。我⽼



婆说什么也不会背叛枕边⼈的，我要不是图你免费，对你根本

就没兴趣。」

我愣住了，坐在床上抱着胳膊。

刘亚已经穿戴整⻬，他冷冷地说：「你最好穿快点，我对你⼀

点兴趣都没有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根本就不会出这趟差。」

我⾛出宾馆⼤⻔，⼀阵冷⻛吹过，我不⾃觉地裹紧了⻛⾐。⼩

蝌蚪没借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回到我和徐越住的宾馆，打开

⻔，徐越⽬光呆滞地靠在床上，宾馆电视⾥放着⽆聊的新闻节

⽬。我看到他的第⼀眼，就冲了过去，紧紧抱住他，「哇」的

⼀声哭了出来。

7.

是的，经历了这事，我和徐越再三考虑，供精⼈⼯授精的确是

我们最佳的选择。我们跟婆婆说的是，做试管。婆婆哪⾥懂那

么多这⾥⾯的弯弯绕绕，她只当我们⼜⼀次去尝试了。

医院⽣殖科⾮常的⼈性化，供精⼈⼯授精是把精⼦库⾥的精⼦

和夫精混在⼀起，然后在⼥性排卵期的时候，注⼊⼥性⾝体⾥

去。

我对徐越说：「所以也有可能是我们俩的孩⼦。」

徐越说：「别担⼼，本来就是我们俩的孩⼦。」

也许是⽼天垂怜我们，我做了第⼀次就怀上了。我怀孕后，徐

越对我更好了，并且是有⽬共睹的好。现在，徐越不仅学会了



做饭，还每天接送我上下班。

熟⼈朋友觉得情理之中，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孩⼦，当然把

⽼婆当成个宝了。

好消息源源不绝，过了⼀段时间 B 超检查，竟然发现是双胞

胎。婆婆偷偷找⼈看了性别，不仅是双胞胎，⽽且是⻰凤胎。

双胞胎⼤多早产，九个⽉不到我就⽣了。婆婆喜不⾃禁，她贴

⼼地给我订了⽉⼦中⼼，出了⽉⼦⼜⽆缝对接请保姆。因为是

两个婴⼉，索性请了两个保姆，⼀个保姆负责⼀个。

我家⻰凤胎的周岁⽣⽇，婆婆办了⼀个⾮常隆重的⽣⽇宴会，

宴请亲朋好友。五颜六⾊的⽓球扎在酒店墙上，我的⼀⼉⼀⼥

分别穿着⻩⾊和红⾊的同款拜年服，像⼀对招财童⼦。⼩娃正

在学⾛路，⼀个保姆⼿上扶着⼀个，⾛得跌跌撞撞的，看到⼈

就笑，还会拱⼿做「恭喜发财」的动作。

⽽我本⼈，产后积极锻炼，控制饮⻝，⾝材⼏乎恢复到产前。

⼤家对我满是羡慕，满是祝福，都说我⼉⼥双全、⼈⽣赢家。

我矜持地说：「是吗？」⽽徐越则不失时机地搂搂我的腰，

「都是我⽼婆会⽣。」

喜⽓洋洋的⻰凤胎⽣⽇宴会曲终⼈散后，我和徐越带着孩⼦和

保姆回了家。⼀回到家，两个保姆分别带着孩⼦去睡了。

在⼤卧室⻔前，徐越轻轻在我额上印上⼀吻，跟我道晚安，说

罢他便钻进了对⾯的⼩卧室。我回到⾃⼰的⼤卧室，关上⻔，

认真检查⼀遍⻔锁，然后⽤钥匙打开梳妆台抽屉的锁。我拉开



抽屉，⾥⾯躺着好⼏个⻓⽅形的盒⼦。在抽屉的最深处，⼀个

⻓⽅形盒⼦的包装极为精致。我轻呼了⼀⼝⽓，怀着庄严⽽神

圣的⼼情，拆开包装，打开盒⼦。

盒⼦⾥⾯是我丝毫、绝对、万万不希望任何⼈发现的⼀个⼩东

西——

⾄于是什么，我就不⽤多解释了吧。

（完）

□ ⽑⼩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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